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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山本》中的审丑艺术

陈 娟 娟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７２３００１）

　　摘　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通过对秦岭涡镇荣辱兴衰的描写表现了中国２０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复杂历史变迁，以书写战争贯穿全文。人性的卑俗与丑陋、血腥的杀戮、死亡的
暴烈与凶残成为作品着意表现的对象，展示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观念，即贾平凹把丑的东西剖析
给人看，以此揭示历史与人性的真实，使人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和深广度，从而给读者
带来更加广阔的阅读视野和更加深沉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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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奇才，他具有旺盛
的创作能力，仅长篇小说的数量就达到１６部之
多，并且其创作多次斩获国际国内文学大奖，取得
了非凡的成就。《山本》是贾平凹的最新力作，讲
述了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２０世纪二三十年
代，居于秦岭深处的涡镇愤然抵抗最终陷入毁灭
的全过程。小说自问世以来就获得了文艺界的一
致好评，陈思和称它是一部向“传统小说致敬”之
作，是“一部中国特色的历史”［１］。从作品内容表
现来讲，更多的是着眼于一些血腥、污秽场景的叙
述，将涡镇中杀伐动乱的丑陋场景呈现于人前，铺
天盖地的丑陋现象给人的心灵带来巨大冲击。这
显然是审丑艺术的体现，给读者带来了不同寻常
的审美体验，其中隐含着作者在创作中所持的独
特审美理念。他这样痛快淋漓地描绘肮脏与丑
陋，使人感受到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使
作品达到了美丑对照、以丑衬美的艺术效果。

一、《山本》中的“丑陋”

《山本》的整体构架是以宏大的历史为背景，
但在具体叙述中却淡化了历史的色彩，重点着眼
于描写秦岭中的花草树木、鸟兽飞禽以及涡镇人
民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平淡的叙述中将浩大的历

史囊括于其中。正如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那
样：“《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
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我
就进入这木头石头中去了。”［２］５２５在对日常生活的
描写过程中，作者更加注重展现生活中丑陋不堪
的一面，表现生活中不和谐的、令人难以接受的丑
恶现象。“丑可以显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实际
生活中不仅有美的、健康的、光明的东西，同时也
有丑的、病态的、阴暗的东西。”［３］２３３《山本》所展现
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种丑陋的人类生存本相，从
丑本身出发，挖掘丑中所蕴含的审美因素，从突出
其独具的审美特性中揭示其特有的审美意蕴。以
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

《山本》中的“丑陋”具体表现在作品中充斥着
的大量血腥杀戮场景。《山本》描绘了一幅复杂的
的社会场景，从涡镇一直延伸到广阔的秦岭山脉，
将涡镇置于军阀混战的背景之下，所以这个小镇
也就不可避免的上演着残酷无情的杀伐场面。作
品对于这种变态杀戮场景的刻画是大胆而直接
的，血腥的杀戮行为揭示了人类战争的残酷性。
作品中运用大量篇幅描写了由于战争而导致的血
腥场面，用极其平稳的语气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
的血腥场景叙述出来，如：“夜线子和马岱就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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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把杀猪刀，口含清水，噗地在邢瞎子脸上喷
了，从半截腿上开始割肉。……一个骷髅架子上
一颗人头，这头最后砍下来也献在了灵桌上，祭奠
就结束了。”［２］４９４这段描写与莫言在《红高粱》中描
写罗汉大爷的死具有相同的惊人效果，使人不敢
直视，毛骨悚然。正如李清泉先生在谈到《红高
粱》中罗汉大爷的死时说：“我阅读到这部分时毛
发耸立，有点惨不忍睹……它对于人的神经刺激过
于强烈，久久不能消散……这当然不是不能接受罗
汉大爷的死，而是不接受凌迟的具体细致的过程描
写”。［４］贾平凹同样竭力将血腥残酷的历史现实呈
现于读者眼前，给人带来一种强大的精神震撼。

《山本》中的“丑陋”也表现在对人物死亡形式
的处理上。作者运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死亡，作
品从头至尾出现了众多人物，但他们大多都没有
避免死亡的结局，而且他们死形各异，甚至有些人
的死亡十分出人意料。这种叙述模式整体给人带
来一种压抑感，作者抛弃了对美好人生的渲染而
转向描绘死亡，实际上是对当时整个社会背景的
一种反抗，对动乱时代的人类生命之脆弱的深切
惋惜。在《山本》所营造的社会背景之中，每个人
的生命都十分的轻贱，作者将小说里各个人物的
死亡处理的很随意。或如杨钟、唐建、杜鲁成、周
一山等死于激烈的战争；或如陈来祥、杨掌柜、莫
医生等死于意外。人类的生命被刻画的十分脆
弱，大多数人为战争失去了生命。小说中大多数
人物的死亡形式通常伴随着屎尿横飞的场景，这
是贾平凹小说中的独特现象，也是他审丑的具体
变现。如井掌柜掉入粪坑被淹死；王魁在逃跑过
程中掉入粪坑，被杜鲁成活捉，继而被割头；土匪
玉米遭毒蜂蛰了之后，众人就开始擤鼻涕，白的黄
的都抹在玉米身上，并掏了尿往玉米身上浇。这
些画面的描写在读者看来不免反感，甚至使人感
到恶心。贾平凹在《山本》中对死的描写充满着污
秽，他所追求的美是用丑陋、血腥的东西表现出来
的，这给人一种带有苦味的审美感受。

《山本》中的“丑陋”还着重表现在对人性阴暗
面的挖掘。小说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涡镇市井
图，作品描写了各类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爱恨情仇
的故事。在广阔的历史天地中，人物形象被赋予
多种内涵，富有层次感。作者于平凡琐碎的世俗
世界里，展现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实际上，人性的
扭曲也体现了人性的真实，作品所追求的正是真
实人性的美。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是作家着重刻
画的对象，英雄人物对于推动故事发展具有重大的
意义。然而，在《山本》里，对英雄人物的正面刻画
相对而言就逊色许多，作者反而不遗余力的将他们
人性中的不足刻画出来。井宗秀是保卫涡镇的大
英雄，但作者赋予他生命的不完整性和精神畸形，
作者对他的性格刻画显示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
性。小说中写到：“井宗秀掏出了枪，他是练习过射
击的，却还从来没对着人，他把枪交给陆林。……
井宗秀当下下了命令：所有人坚守岗位，与镇同在，
凡是上了城墙城楼的，乳妇不得下去喂奶，丁壮不
准就地瞌睡。”［２］２３５这时的井宗秀在长期的权力围
绕下已经成为一个不近人情、杀人如麻的人物，与
他涡镇守护者的形象大相径庭。井宗丞是小说中
又一个英雄形象，他具有长远的眼光，带领游击队
在秦岭地带做出一番事业，但在他的性格中也存在
冷血无情的一面。小说写到井宗丞追杀恶霸程茂
雨的一段：“程茂雨果然从迎春花蔓里往出爬，井宗
丞就拽着他的头发拉了起来。……井宗丞一枪打
了，说：我不会沾你血的。看着程茂雨倒在那里，身
子往外喷血，喷完了，用刀割了头。”［２］９４这一连串的
动作一气呵成，作者没有对井宗丞的心理活动进行
任何刻画，仿佛他杀死的只是一样东西，就像是摆
弄了一样器具一般无动于衷。从而显示了井宗丞
的冷血与残酷，缺少了人情味。作者着重将审视的
点放在人性的不足之处上，小说中对英雄人物的描
写毁誉参半，一方面极力将重大的英雄事件置于平
淡的口吻中加以呈现，另一方面毫不掩饰的描写他
们性格中固有的丑恶之处。对人性恶的突出描写
表现了战争环境的残酷，极力挖掘人性中阴暗丑陋
的一面显示了人性的真实。

二、《山本》审丑艺术形成的原因

“审丑”进入现代文学的领域，是２０世纪现代
主义文学的一大突破，在西方与中国文学史中“审
丑”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审丑”从字面意思来
理解，即把丑的事物当做审美对象，而在其中蕴含
了艺术美。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它是审美观念的拓
展和深化，是对人的精神和意识层面的深度开掘，
也是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审美观念的反叛和突
破。丑以其奇特的表现形式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审
美感受，给一成不变的审美领域带来了全新的风
格。法国雕塑家罗丹认为：“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
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出它的‘性格’，因为内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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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愁苦的病容上，在皱蹙秽恶的瘦脸上，在各种
畸形与残缺上，比在正常健全的相貌上更加明显的
呈现出来。既然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
的美，所以常有这样的事：在自然中越是丑的，在艺
术中越是美。”［５］也就是说，现实中丑陋的东西呈现
了生活真实的一面。丑的艺术不似美的艺术那样
给人感官上的愉悦，但它超越了单纯的美，在丑陋
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真善美的光芒。文学艺术要想
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就不可能避开现实生活中各
种各样的丑陋现象。审丑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领
域影响较为广泛，给传统审美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与
生机。因此有学者指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
类生活被认为不能进行审美的对象和领域例如丑、
荒诞等，现在几乎全都变成了审美对象进入了审美
领域。”［６］８０年代的先锋作家和寻根作家率先对审
丑艺术作出了实践性的发展，这种审美观念的拓展
使得审丑在当代文坛中得到发展。

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审丑理念既是对当代文
学发展潮流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理念的吸收，又是
个人在文学创作中对传统审美观念和审美心理的
大胆反叛，是他个人的人生观、文学观、审美观发
生改变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提出“贾平凹一直倡
导艺术大境界，反对作家闭门造车，故步自封。艺
术的大境界，自然需要长远的眼光与独特的风格。
若一直沉迷于书写美，排斥丑，便会陷入自我重
复，失去创新与活力。”［７］作为当代文坛的创作者，
他的文学创作与时代书写是密不可分的。自长篇
小说《废都》之后，贾平凹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新的
审美观，他开始追求原生态的现实生活，展现生活
中美与丑的真实，由此可以看出贾平凹对艺术的
深刻理解，世界原本就是一个矛盾体，生活是美丑
相互关联的。正如雨果所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
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善与恶并
存，黑暗与光明相共”。丑与美是人类生存的本真
状态，人类社会中不乏美的事物，而与之相对的丑
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审丑”艺术的表达在贾平凹
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愈加深刻，他在文本中构建
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决定了小说整体的“审丑”
风格。《山本》的叙事风格则延续了这一审美理
念，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让读者无法接受的丑陋现
象，运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如排泄、粪便、生殖器等
十分低俗的对象和变态杀戮的血腥场景，但作者
并非是为了写丑而写丑，而是要把复杂的生活面
貌展示给人看，“审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追求历

史的真实与人性中的真善美。《山本》对丑陋现象
的大量刻画给读者带来巨大的感官刺激，但掩卷
深思，留在人们脑海深处的还是涡镇人民相互协
助的淳朴友情；是井家二兄弟之间血浓于水的亲
情；是井宗秀陆菊人之间遵守礼法的爱情；这些都
是秦岭广阔历史的真实再现。历史是宽容的，正
如小说后记谈到的那样：“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
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旧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
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
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２］５２３。

三、贾平凹审丑的艺术表达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贾平凹运用不同
的表达方式将审丑的艺术理念贯穿于作品之中。
首先表现为作品中存在着大量荒诞怪异的内容，
使得小说充满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同时也是对于
丑陋现象的大胆刻画。“一切怪异、荒谬、离奇等
都是丑的特征。而不和谐、反和谐的极度发展导
致无序、混乱和颠倒的，从而产生了荒诞，荒诞进
一步把丑的极端化推到极限。”［８］因此荒诞在某种
程度上正是丑的体现。《废都》以四朵奇花隐喻与
庄之蝶有关的四个女人，通过对她们命运的刻画，
揭露了知识分子的沉沦以及现代社会阴暗的一
面；《山本》中充斥着的血腥场面以及各种荒诞怪
异的死亡形式实际上是对战争年代现实社会的再
现；种种荒诞现象正是人物与现实的丑陋之所在。
同时小说中还大量存在一些灵异的现象，作者通
常是通过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来达到人物之间的
沟通。比如在《山本》中井宗秀让陆菊人管理井家
茶行，陆菊人犹豫不决，将希望寄予到做的饼上，
如果能将饼摊得完整就答应井宗秀的要求，否则
就坚决不去。她以前摊过几次，都没有成功，神奇
的是，这次竟然完完整整的做好了。而后又心中
暗想如果院门口能走过什么兽，那就去，而恰好此
时门口来了一个猎人背着自己打死的豹猫和狐
狸；类似这些神秘莫测的感应现象在贾平凹的作
品中多次出现，这种神奇的力量给小说笼罩了一
层神秘的色彩。这种极其荒诞大胆的写法，凸显
了作者对审丑艺术的追求，表现了贾平凹对于艺
术形式的突破与创新。

其次，作者在小说中还运用了美与丑的对比
来表现人性的美好与真实。《山本》中充斥着战争
画面的描写，所以在作品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各
类血腥与丑陋的场景。小说铺天盖地的血腥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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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以及对人性深处丑恶的挖掘给读者内心带来
强烈的冲击，但与此同时作者刻画了一个淳朴、善
良、坚强、宽容的陆菊人形象。她是小说中美的代
表，她的品格就像她名字中的“菊”一样高贵典雅。
陆菊人在丈夫去世后精心操持家事，照顾儿子和
公公。她与井宗秀互相爱慕着对方，但仅仅是“发
乎情止乎礼”的精神恋爱，她又能给与井宗丞无限
的包容和安慰，她的身上体现了传统妇女的淳朴
与善良。花生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又一个
美好形象，她美丽善良而又单纯可爱，但最终还是
随着涡镇的毁灭而丧生。在与各种丑陋现象的强
烈对比之下，彰显了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性之美，这
正是作者极力想要展现给人们的“爱的花朵”。

此外，贾平凹还将审丑的目光集中于人性的
揭露中，对人性的阴暗面进行深入的挖掘。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小说塑造了众多不完整
的人物形象，他们或是外貌丑陋，如《高老庄》中身
形短小的子路和《秦腔》中疯疯癫癫的引生；或是
身体和性格上有所残缺，如《废都》中的庄之蝶；
《山本》中的井宗秀井宗丞二兄弟。丑往往最能显
示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小说中刻画的这些丑陋的
形象，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相貌丑陋，他们的行为也
是丑陋不堪。《秦腔》中的夏风是从乡村走出去的
知识分子，他被大城市的利益文化所熏染，注重利
益，对家庭与亲人都显得十分冷漠，甚至在得知白
雪生下了一个先天残疾的女儿时主张将其遗弃，由
此体现了他的冷血无情。《山本》中的井宗丞也是
如此，他是乱世背景下不可缺少的英雄人物，但在
他的性格中也不乏自私与冷酷的一面。井宗丞在
最初得到陆菊人的三分胭脂地时隐瞒了真实情况，
将古墓中的文物占为己有；利用五雷的势力消灭了
岳掌柜并且巧妙地霸占其家产；利用五雷和王魁的

矛盾瓦解了土匪团队并结合保安队设计歼灭了土
匪；为了巩固涡镇的势力和自己的地位极力拉拢麻
县长等，这种种行为表明了他人性中的阴暗面。

贾平凹从情节内容上的荒诞怪异、美与丑的
鲜明对比、人物外形与心灵的丑陋等方面向人们
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充满着丑相的现实世界，还
原了人性的真实和人类生存本相。通过这些无比
丑陋的现象，表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对现实
中美的追求。

　　四、结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论证了艺
术的作用在于再现自然和生活，他认为文学是生
活的服务者；别林斯基也认为艺术应当再现生活
本身的各个方面，而不是作为一种充满假象的装
饰。《山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这一
特点，小说描写的对象都是真正的现实，大胆的揭
露生活的美与丑。不论是对血腥杀戮场景的刻
画，还是对人性阴暗与丑陋的揭示，带给读者的都
是一片污秽、肮脏、恶心、触目惊心，令人毛骨悚然
的景象，它们都是对历史和生活的再现，是一种真
实的美。作者描写了大量的丑恶现象，但是更重
要的是他把丑的事物当做一种审美对象，将艺术
丑转化为现实的美，发挥出巨大的文学审美功能。
因此我们说，“丑作为一种美学评价，在揭露丑的
时候并没有远离美，而是在真正意义上创造美。
在丑的自我否定中升华出美，结果越是远离美才
越是接近了美。”［９］《山本》的审丑倾向不仅仅是对
审美艺术的深入拓展，更多的是凸显了在暴乱与
动荡之中历史的真实性和人性的真善美，同时更
是体现了作家心灵深处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
和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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